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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李廷輝（1931-  ）是馬來亞霹靂州早期詩社——溟社

（活動期為一九四零年代後期至一九六零年代後期）的代表詩

人，其於 1962 年赴新加坡任職，後遂定居於彼邦至今。李氏早

期的詩詞作品數量頗豐，多刊於溟社“溟嚶三稿”，李氏於

《溟嚶甲稿》作序，自述學詩歷程，經歷了“盛唐體”、“清季

革命詩”、“魏晉體”與“中、晚唐體”四個階段。鄭子瑜為

李氏《雞肋集》作序，認為李氏早期四個階段的詩風各具特

色，激蕩與磨合，“顧已融會貫通，卓然自立”。鄭序之說頗

具啟發意義。本文將以李廷輝早期（1947-1966）的詩詞作品

作為研究對象，辨析其學詩歷程與創作分期的具體內容，以及

早期詩風嬗變的時代因素，期以展示早期馬華漢詩發展與文人

結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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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廷輝（1931- ），又名曾徒，出生於馬來亞霹靂州怡保，原籍廣

東清遠。早年就讀於怡保英華英文中學，畢業後入讀馬來亞大學，先後

於 1956、1958 年考獲榮譽學士、碩士學位。自 1947 年始，李氏師從溟

社社長陳季學習舊體詩詞創作，作品刊載《溟嚶甲稿》（1952）、《溟嚶

乙稿》（1956）、《溟嚶丙稿》（1960），計有七十餘首；後於 1962 年赴往

新加坡，輾轉於多所大學、政府機構任職，並定居彼邦。1 李氏於 1985

年考獲哲學博士學位，1992 年榮休後，仍然積極著述，有中英文論著

十餘種。李氏 1966 年與魏維賢、楊進發、黃敬恭等創組新社，於 1966

至 1972 年擔任社長，並出版《新社季刊》、《新社學報》、《新社文藝》

等刊物。2 李氏出版的個人舊體詩集，包括《雞肋集》（1966）、《三棄詩

集》（1985）、《詩偈對傾》（合著，1997）、《望星樓墨餘》（2002）、《拾

枯存殘集》（2003）、《枕月齋墨餘》（2007）、《賞雨堂墨餘》（2012）

等。3 除了《雞肋集》，其餘皆為李氏定居新加坡後的詩作。因此，本文

將以“溟嚶三稿”、《雞肋集》作為主要的研究材料，探討李氏早期

（1947-1966）的學詩歷程與創作分期，及其詩風嬗變的時代因素。 

 
 

一、學詩歷程與創作分期 
 

李廷輝學詩，始於一九四零年代後期與溟社社長陳季的相遇。陳季

自中國南來寓居怡保，創辦溟社招收社員，義務授課，傳授詩詞與古文

知識，教導社員須以詩詞名家為楷模，學習寫作詩詞。當時，李廷輝的

同學黃松齡亦好古典文學，常於書店翻看詩詞書籍，適逢陳季前來書

                                                 

本文之發表獲得臺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來西亞新加

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資助研究經費。 

1 [新]曾徒（李廷輝）：《三棄詩集》，新加坡：新社，1985，頁 208。李廷輝，又稱李

庭輝，本文劃一稱為“李廷輝”。 

2 [新]曾徒（李廷輝）：《菩提葉》，新加坡：東升出版社、熱帶出版社，1990，頁 189。 

3 王潤華等：《新加坡華文文學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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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遂與攀談。陳季得知黃松齡醉心古典詩詞，便邀加入溟社學詩。翌

日，黃松齡邀約李廷輝同往拜師，由此成為溟社的首批社員。4  

根據李廷輝《吾師陳季》諸詩與自註的回憶，其曰：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經黃松齡師兄引薦，初投陳師門下，猶

記首次上課，讀杜甫《秋興八首》，自彼之後，即與中國古典文學

結下不解因緣，其愛戀程度，即沐浴如廁，亦吟誦屈原、司馬相

如、李白、杜甫、周邦彥、辛棄疾等等諸人作品。 

李氏又述及陳季論詩與創作的宗旨，曰： 

無音無韻豈成詩，俚語鄙言羞讀辭。五四標新求立異，途窮路

末到時知。（其四）（自註：此為陳師對詩歌創作之要求。自五四至今，

新詩運動已近八十年，然揆其成績，作家多有不能自立者，《詩探索》之出

版，即表明此文體尚在“摸著石頭過河”，陳師之見，或非無理。） 

感實情真句自工，勿矜花巧即為功。至今由古篇千萬，大道三

閭早樹風。（其六）（自註：陳師最主文章必須言之有物，內容為先，形

式為後。）5 

陳季認為詩歌若不合聲律，又雜以鄙陋俚語，則不可言“詩”。他也強

調寫詩首重內容，須言之有物，形式其次；至於語言藝術方面，只要以

真情實感作詩，下筆自得妙語，不必刻意雕琢。李廷輝、淳于汾《詩偈

對傾》錄有一詩： 

實感真情詩自工，勿矜技巧即為功。至今由古例千萬，大道屈

平早樹風。（自註：文章首貴內容。）6 

李、淳的唱酬作於 1996 年 9 月以後，7 其論詩“首貴內容”，此與前述

                                                 
4 徐持慶、余曆雄：《陳季與溟社史料及其歷史定位》，《馬來西亞漢學刊》第 2 期

（2018 年 8 月），頁 95-116。 
5 以上引詩及自註，詳見[新]李廷輝：《望星樓墨餘》，新加坡：新社，2002，頁 74-79。 

6 [新]李廷輝、淳于汾：《詩偈對傾》，新加坡：新社，1997，頁 19。 
7 [新]李廷輝、淳于汾：《詩偈對傾》，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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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師陳季》（其六）無異，可知李氏繼承師說要旨，始終一致。 

根據李氏《溟嚶甲稿序》中自述的學詩歷程，其曰： 

這次陳先生要刻印我們習作的詩稿，我非常高興，便想借這個

機會，發表一點我對於詩，和同學們的作品的意見。首先，我須說

明自己作詩的經過，和作詩的立場。 

我初學的時候，染上一種浪漫氣質，大概是由於受李白的影響

太深罷？這些初期的詩稿，現在多已散失了，或有一兩篇尚存在，

自己讀了也覺失笑，李白原非別人所能學的。 

跟著，接觸了清季的革命詩，這個時期，我總算寫了一篇可以

見人的詩——《有贈》了。再進便是“魏晉體”，我的古詩算是得

到初步的成功了，大概從效李白那階段到這階段我是厭世的，這期

間我們正研究著莊子。 

松齡去澳洲留學，我寫了許多詩給他，這便是我從“魏晉

體”轉到“老杜和白太傅”的過渡作品，去年所寫的《長歌》、

《海外》諸篇，都是《長慶集》的胎息，我這類的詩篇裏，有幾

篇我自己很不滿意，如《偶作》是不須要的，如《華人相》和

《斯世》未免把事情說得太廣泛，太沒主體了。最近更流為謾

罵，恐怕會有傷詩人的風度。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才把“俚

語”能用到通俗而不鄙陋，一味仿效決是非計，因為時代已大不

相同，用古人的語句，是摸不著痛癢的，更何況我們要寫的，並

非中國的社會而是南洋的社會呢。這便是我作詩的立場。至於我

對詩的見解，與白居易《與元九書》裏所講的，大概不會差得很

遠。以上是關於我自己。8 

據此可知，李氏的學詩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盛唐體”、“清季革

命詩”、“魏晉體”、“中、晚唐體”。此後，鄭子瑜為李氏《雞肋集》

作序，亦論及李氏學詩歷程與詩歌成就，曰： 

                                                 
8 李廷輝：《溟嚶甲稿序》，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2，

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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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輝）自謂少時學詩，頗擬謫仙，洎知謫仙之不可學，乃

轉耽於清季三傑（自註：清季三傑即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見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復上溯《白氏長慶集》，與乎魏晉南北朝

之詩；顧已融會貫通，卓然自立者矣。9  

鄭氏為新加坡知名的學者，其序作於 1966 年，上距李氏《溟嚶甲稿

序》已屆十四年。鄭氏除了概括李氏早年自述的四個階段的學詩歷程，

更認為此時李氏的作詩實踐，已將四個階段的詩歌特徵“融會貫通”，

此於馬新兩地舊體詩詞的舞台上，堪稱“卓然自立”，取得驕人可喜的

成就。由是觀之，鄭氏可謂深知李氏早期詩風嬗變之迹，也為我們探討

李氏詩歌成就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線索。 

 

 

二、“不可學”與“可學”之詩 
 

李廷輝師從陳季作詩之初，因崇尚“浪漫氣質”，擬以李白詩為

“學”的對象，後不得“學”之要領，轉而學習清季三傑革命詩。歷來

論者多認為李白詩之“不可學”，因其詩不拘格律，缺乏法度可循；10 

而朱熹卻主張李白詩之“所以好”，在於章法多效《文選》名篇，是

“可學”之例證。11 當前學界亦有發現，李白詩大多嚴守格律，大醉後

的詩作尤切聲律，其詩下筆既有法度，自非“不可學”之謂。12 然而，

李氏為何認為李白詩“不可學”呢？其中緣故，殊可玩味。 

我們不妨從“溟嚶三稿”與《雞肋集》中收錄的九十六首李氏詩

作，按其體裁進行分類統計，製成如下覽表，以備對照參考。 

                                                 
9 [新]鄭子瑜：《雞肋集序》，見載李廷輝：《雞肋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國學會，

1966，頁 1-2。 
10 [宋]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曰：“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清]趙執

信《李太白集輯註序》曰：“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繩。”（[唐]李白撰、瞿蛻園等校

註：《李白集校註》第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794、1805） 
11 [宋]朱熹：“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又曰：“李太

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宋]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3326） 
12 吳榮富：《論李白詩的格律意識》，《成大中文學報》第 52 期（2016 年 3 月），頁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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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李廷輝早期（1947-1966）舊體詩作覽表 

詩 

體 

詩刊 

五言 七言 

雜言 總計 古 

風 

近體 古 

風 

近體 

絕句 律詩 絕句 律詩 

甲稿 7 1 - 2 1 3 2 16 

乙稿 4 16 - - 7 - - 27 

丙稿 - 11 - - - 6 - 17 

雞肋集 - 11 - - 25 - - 36 

總計 11 39 0 2 33 9 2 96 

百分比 11.4 % 40.6 % 0 2.1 % 34.4 % 9.4 % 2.1 % 100 % 

根據上表可知，李氏詩作主要為近體（絕句、律詩），計八十一首，佔

總數之八成，而古風作品數量較少，只近兩成，計十五首。李白詩集中

的作品主要為古體，或可推測李氏“少時學詩，頗擬謫仙”所“學”的

對象，極大可能即是古體詩，而從溟社師說要旨觀之，李氏初學李白古

體詩當非學其“體裁形式”，因此，“體裁形式”自非“謫仙之不可

學”之由。那麼，李氏所謂李白詩之“不可學”者，究竟是何所指呢？ 

李廷輝曾經戲稱淳于汾為“謫仙”，淳氏因此賦詩回贈，其曰： 

豈敢輕狂受謫仙，只因唱和學充填。來詩策我常披甲，磨礪鉛

刀上陣前。（註：李兄善謔，曾戲呼我“謫仙”，賦此以對。） 

李氏亦有和詩，其曰： 

倒海排山勝謫仙，真憐李賀把囊填。金牌十二罪魂急，老朽蹣

跚豈可前。（註：淳于兄筆快如箭，予莫及也。謫仙李白為文倚馬

可待，李賀為詩獨句慢拾。）13 

李氏戲稱淳氏為“謫仙”，乃因後者詩鋒“倒海排山”，“筆快如箭”，

                                                 
13 以上引詩，詳見[新]李廷輝、淳于汾：《詩偈對傾》，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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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與李白“為文倚馬可待”相比。14 是此可知，李氏所謂李白詩之“不

可學”者，非關格律與體裁形式，而是李白“援筆成文，揮翰霧散”，

一氣呵成之“快筆”，咨嗟不可企及，故以李賀“獨句慢拾”15 自比，

此為李氏學詩歷程中醞釀的第一次轉變。 

李氏自覺地意識到李白詩之“不可學”後，並未放棄對“浪漫氣

質”的追求，而是轉向清季三傑的革命詩，擬從革命詩中尋求一種“可

學可及”的“浪漫氣質”。早在戊戌變法（1898）以前，梁啟超與夏穗

卿、譚嗣同等已開始討論詩歌革新的問題，他們以大量新造的翻譯詞

語、隱語等入詩，大力倡導“新學之詩”，並稱之為“詩界革命”。雖

然這項文學運動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告終，但是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時

仍對“新學之詩”進行反思，追求“詩學精神革命”的新境界，其曰： 

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

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

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16 

梁啟超認為倡導詩歌革新的正確作法，在於以“新學”之精神與傳統詩

歌之形式相結合，故其後於《飲冰室詩話》中介紹“清季三傑”與清季

革命詩時，即是繼續鼓吹“革命”思想，繼而發起第二次“詩界革

命”。17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 

                                                 
14 《舊唐書·文苑傳》曰：玄宗欲造樂府新詞，亟召李白，其“已臥於酒肆矣。召入，

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後晉]劉昫等：《舊唐書》第 15 冊，北京：

中華書局，1975，頁 5053）《新唐書·文藝傳》亦載此事，又曰：李白“援筆成文，婉

麗精切無留思”。（[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 1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頁 5763）史傳所載造詞之說，或為傳聞。李白《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

南覲省序》引李令問語，曰：“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

文，揮翰霧散？’”李白聞後撫掌大笑，揚眉當之。（《李白集校註》第 3 冊，頁 1577）

據此可知，李白對自己“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的能耐，頗為自得。 
15 所謂李賀“獨句慢拾”，或指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詩句，時人以為奇絕無對，至北

宋始有石延年對以“月如無恨月長圓”，時人以為勁敵。（[宋]司馬光：《溫公續詩話》，

《宋詩話全編》第 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370）意即李賀此句十分難

對，待二百年後始得下句，歷程既緩且慢。李廷輝借以自比詩筆緩慢，非學謫仙之才。 
16 梁啟超著、康有為評、沈雲龍主編：《梁任公詩稿手迹》（附《飲冰室詩話》），臺北：

文海出版社，1967，頁 163-164。 
17 潘舜怡：《晚清詩界革命詩語、詩體重探》，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第

43 期（2017 年 2 月），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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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

世識者所同道也。……吾中國向無軍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

“前後出塞”，蓋不多見，然於發揚蹈厲之氣尤缺。此非徒祖國文

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沉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

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頃復見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

章。凡出軍、軍中、還軍各八章，其章末一字，義取相屬，以“鼓

舞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張我國權”

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

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為一言以蔽之

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18  

一首好的革命詩將能“發揚蹈厲之氣”，使人聞之起舞，故主張以此為

軍歌制樂，為中小學校歌，加強愛國與革命精神的熏陶作用。19 如此一

來，革命詩雖為浪漫的軍士精神產物，却也蘊含強烈的政治革命意識。 

李廷輝自覺地轉耽於學習清季革命詩，並非因為關心中國政治，或

有意於政治參與，或為馬來亞政局救時匡弊。作為僑居馬來亞的第二

代華人移民的身份，20 李氏對中國政治與馬來亞時局較少關注，其於

移居乃至定居新加坡後，依然如此。21 李氏曾因華僑身份而感歎唏

                                                 
18 梁啟超：《梁任公詩稿手迹》（附《飲冰室詩話》），頁 151-152。 
19 梁啟超：“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

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近年以來愛國

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公度所制《軍歌》二十四章，《幼

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於世，今復得見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

亦一代妙文也。……惜公度亦不解音律，與余同病也。使其解之，則制定一代之樂

不難矣。此諸編者，苟能譜之，以實施於學校，則我國學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闕

矣。”（《飲冰室詩話》，頁 173、175、178） 
20 李廷輝《思親》註（4）：“父輩家貧，世代力田，因聞南洋遍地黃金，致富容易，兄

弟數人遂相繼南遊。父母在南洋結縭之前，母親在穗曾嫁人，生女不生男，乃招惡

姑虐待，苦楚不堪，伺機脫身，遂難逃避患。”（《望星樓墨餘》，頁 61-62） 
21 李廷輝《致怡保山城詩社社長徐持慶先生》詩後註曰：“多年前某日，曾參與新加坡

前某國家領導人所召開之會議，席間，該領導人謂，近曾訪問巴基斯坦，發現該國

負責人甚少關心人民生活，喜談文學。”“余亦耽溺辭章，少問經濟，當場即受訓斥。”

（《拾枯存殘集》，新加坡：新社，2003，頁 23-24）淳于汾《李庭輝——曾徒》亦云：

“七十年代中期，基於工作關係，廷輝曾對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段歷史深入研究。”“筆

者應該強調的是：他雖然研究政治，但從不涉足政治。”（《菩提葉》，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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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22 但此懷想實出於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其於舊體詩詞的寫作亦然。

李氏轉而學習革命詩，乃因革命詩有“可學”之處並符合其審美價值觀。

黃公度《雜感》以“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反對儒生守舊的擬古傳

統，又身體力行以通俗的語言寫作《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與

《幼稚園上學歌》等。不過，李氏所謂的“可學”之處並非語言之通

俗，而是雄壯活潑之精神面貌，此可見於鄭子瑜《雞肋集序》，其曰： 

（李廷輝）少負才識，於諸子百家之學，無所不窺，而獨覈於

莊子，不茍其一言。23 

李廷輝傾心於中國學問，尤其是道家哲學。李氏從學習李白詩到“魏晉

體”的階段，正是專心研讀《莊子》之際，其懷抱“浪漫而厭世”的精

神，而轉向學習革命詩的契機，亦是符合“浪漫”價值觀使然。 

李氏的革命詩作早已散佚，惟《溟嚶甲稿》錄有《感賦》一篇，曰： 

先生生為曠世才，百樹桃李一樹海。入門我血沸五內，四目四

聰茅塞開。豪論古今誇百家，如雷瓦釜閧夷華。百氏下酒酤一斗，

為學惟孔為無瑕。生當豺虎縱橫日，中原處處起龍蛇。志士豈能效

隱遁，空懷血氣歲月賒。瘡痍滿目應涕淚，躑躅門墻徒咨嗟。願將

一臂搏雞力，借取幷刀治亂麻。心長力短多慷慨，奇意譎句烘朝

霞。遂使南園英傑輩，嗤吾枉道行橫邪。24 

李氏此詩所描繪的內容與語言特色，明顯可見皆與此前諸篇詩作的風格

迥異，尤傾向於“革命色彩”的情感抒發。詩作的內容表達了李氏對師

恩的感念，冀望能以恩師陳季當年參加革命事業為楷模，以實現奮力與

“豺狼”、“龍蛇”相搏之願。詩中“豪論古今誇百家，如雷瓦釜閧夷

華”、“願將一臂搏雞力，借取幷刀治亂麻”四句，更展示了革命精神

的堅強意志，顯見受到“詩界革命”中“蹈厲之氣”的影響。 

                                                 
22《李廷輝函》：“想起來，我們華僑弟子真不幸，一世都未曾見過鐘鼎彝器這些中國文

化可以傲視世界的東西。”（陳季編：《溟嚶丙稿》，怡保：溟學社出版，1960，頁 95） 
23 見載李庭輝：《雞肋集》，頁 1。 
24 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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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晉體”與“中晚唐體”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李廷輝從學習清季革命詩轉而學習“魏晉

體”，其詩集中收錄的古風作品大都作於是時。雖然李氏這種轉向並無

明顯的、必然的關聯，然其學習革命詩期間所接觸的中國哲學經典，對

其詩詞創作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其大量地以哲理入詩，形成“魏晉

體”詩風的鮮明特色。李氏沒有就“魏晉體”之定義進行詮釋，而鄭子

瑜《雞肋集序》中則稱，這極可能是指建安、正始文學的詩體總稱。 

茲臚列以下三首較具上述特色之詩作，試作詮釋。曰： 

《東郊》：步出城東隅，流澗清且淺。煙林含靄日，飛鳥沒層巘。

緩步行幽畦，野花雜春蘚。雙雙上林鳥，交頸意溫軟。顧彼營營

者，何事織蠶繭。太古多羲皇，高風一何遠。卻捨風雲志，摘纓棄

軒冕。念昔城東遊，何以哀黃犬。白日已當頭，修竹影遲短。憤懣

休復道，歸來展舊卷。 

《野步》：繁花生密樹，春滿散馥郁。予亦承幽興，閒雲若相逐。

羣峯越野來，清響發幽谷。安得一茅檐，長在此中讀。世情雖云

惡，豈效窮途哭。心志自不渝，此意常在蜀。世業倚風雲，九霄奮

黃鵠。 

《詠懷》：相知久契闊，對月清興發。所求屢屯邅，煩憂安可歇。

皎皎桂華明，凜凜催時節。安得遺遠者，乘風共攀折。攀折多苦

心，拳拳意鬱結。所志在青雲，所思固廉潔。世亂無羲皇，貌愚心

狡譎。誰能如桂華，依時歷圓缺。誰能似吳剛，意志堅瑜鐵。欷歔

終無補，緩驅齊駑劣。25 

若就詩題而言，《東郊》之題近於“賦體”，首四聯寫景，後六聯抒

懷。其寫景部份以“步出城東隅”至“緩步行幽畦”，借喻遠離人世塵

囂的遞進層次，在林中深處偶遇以桑蠶治生之隱遁者，揭示天下“無道

                                                 
25 上引三詩，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10、12、34。 



 

 

李廷輝學詩歷程及其早期詩風嬗變考辨 

171 

 

則隱”的道理，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亂世的無奈與憤懣之感思，頗具儒

家“入世”之情志，是“情、理”交融的詩作實例。 

《野步》的篇幅較《東郊》短小，全篇僅有七聯，且較注重對仗形

式。次句“春滿散馥郁”乃首句“繁花生密樹”之倒裝對仗，雖為“意

對”，但卻相當工整，而“心志自不渝，此意常在蜀”亦是嚴密的“意

對”。另外，“予亦承幽興，閒雲若相逐。羣峯越野來，清響發幽谷”

四句，則將“我”使得閒雲相逐、群峰越野的作用寫得生動可愛，而且

通篇未有艱澀的語詞，頗可說明李氏的“魏晉體”作品已經趨於成熟階

段。最後三聯兼備說理性質，表現出與《東郊》相反的處世態度，“世

情雖云惡，豈效窮途哭”是超脫於物外的灑脫，“心志自不渝，此意常

在蜀”則是此心常樂的慰籍，而“世業倚風雲，九霄奮黃鵠”則大有莊

周“無待”之逍遙。李氏將莊周的精神哲學納入詩境之中，其以哲理入

詩的書寫習慣，漸漸形成“魏晉體”的特色之一。 

至於《詠懷》，多以重疊詞入詩，如“皎皎”、“凜凜”、“拳拳”

等；又多見雙聲詞的運用，如“屯邅”、“狡譎”、“欷歔”等，大有魏

晉詩歌之遺風。此詩還融入排比句法，如“所求屢屯邅，煩憂安可

歇”、“所志在青雲，所思固廉潔”兩句，又“誰能如桂華，依時歷圓

缺。誰能似吳剛，意志堅瑜鐵”諸句，包涵南北朝民歌之風格。 

李氏以“魏晉體”作詩取得成功後，隨即又轉向學習“老杜及白太

傅”體，其作詩的精神狀態則從“浪漫而厭世”、“以哲理入詩”，轉向

“關懷社會”的熱情。這種詩歌風格的轉變，尤以黃松齡到澳洲留學之

後，李氏的贈詩為代表作品。茲臚列如下： 

《寄松齡》：黃生重意氣，相處若蘭蕙。判襟闕音問，歸期難早

計。當仁常不讓，坎坷念前惠。聖言在忠恕，悲智明佛慧。弱歲冠

文墨，同心究經藝。哲門茂桃李，鵬翼風雲際。德盛風且厚，圖南

遽遐逝。靈秀擬鶴舉，繳弋空羨羿。習習寒冬至，君子賦豈弟。彈

纓謀嘉會，黃生自勉勵。26 

                                                 
26 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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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黃松齡五首》：花紅開滿眼，三月氣清新。想見復離別，雨多

憶故人。千燈照海水，半月瀉清銀。彼夕聆君話，天涯又幾春。沙

岡觀落日，樹末暮雲閒。何日重來此，一登武威山。昔君頗寥寂，

佳麗得仙姝。相好同膠漆，從今願作奴。荀卿遊稷下，我乃出西

洋。重會傷三十，青絲鬢有霜。 

《慰松齡四章》：今日汝樂否，歲暮能一杯。汪洋幾萬里，待我夢

時陪。我本多情子，窮年未失真。汝亦耽風雅，何為入俗塵。何必

定雄飛，達者甘雌伏。已飽嘗心酸，明珠混魚目。（*押仄韻一屋）

蕭索江湖景，往歲曾登臨。芳馨那得折，落日浮雲深。27 

李氏《寄松齡》發表於 1952 年的《溟嚶甲稿》，《雞肋集》亦有收錄，

全詩為五言十韻，其特別之處在於以仄韻“八霽”一韻到底。李氏所作

古風共有十五首，僅有四首是一韻到底，此詩即是其一。從作詩章法而

言，又以兩韻整齊劃分其內容，大致具備“入律”特徵，除卻並非“嚴

對”的對仗之外，其詩歌體例基本近於近體詩。 

李氏《贈黃松齡五首》發表於 1956 年的《溟嚶乙稿》，亦收錄於

《雞肋集》，屬五言絕句。雖然絕句不講求對仗，但此數詩除了“意

對”，亦有“嚴對”，例如：“花紅開滿眼，三月氣清新”是時間上的

“意對”，“沙岡觀落日，樹末暮雲閒”是空間上的對仗，“千燈照海

水，半月瀉清銀”亦是工對，“荀卿遊稷下，我乃出西洋”則是小格局

與大格局的相對。至於《慰松齡四章》則採用“隔句對仗”，例如第一

首第二句“歲暮能一杯”對第四句“待我夢時陪”，第二首第一句“我

本多情子”對第三句“汝亦耽風雅”，皆為佳對。這組詩歌的產生，顯

示李氏已傾向於“以律詩寫絕句”創作風格。 

此外，李氏寫作組詩也是本階段的詩歌特色之一，例如《慰松齡四

章》，即以一首五古（其四）與其他三首五絕合為“四章”。這種作法

於李氏早期古風作品中未見其例，至少在《溟嚶甲稿》中亦無如是現

象，然於《溟嚶乙稿》中即有《詩六章》、《詩三首》、《元宵》（《雞肋

集》作《元宵三首》）諸例，以及前述《慰松齡四章》與《贈黃松齡五

                                                 
27 上引諸詩，見載陳季編：《溟嚶乙稿》，怡保：歐亞印務公司，1956，頁 14-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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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是寫作組詩的具體展現。雖然無法確認這些詩篇都作於 1952

年以後，但於 1960 年出版的《溟嚶丙稿》中所錄李氏詩作，如《擬樊

川長安六首》、《無題五首》、《醉後六首》等皆為組詩，或可推論李氏喜

作組詩之風格形成於 1952 年以後，並於 1956 年以後趨於成熟。 

四、“老杜及白太傅”體 

據李廷輝《溟嚶甲稿序》自述，其學詩從“魏晉體”到“老杜及白

太傅”體的轉向，深受白居易詩論的影響。白居易《與元九書》曰：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毎與人言，多詢時務；毎讀書

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爲事而作。…… 晉、宋

已還，得者蓋寡，以謝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

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

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

而已。…… 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

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

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

數，所可擧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興詩》十

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

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

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

《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

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28 

白居易清楚地意識到詩歌必須“為時、爲事”而作，關心時代與社會問

題，非惟“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李氏《溟嚶甲稿序》中也提及詩歌

創作與時代問題的關聯，其曰： 

                                                 
28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頁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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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黃松齡）來信曾說：“社會幾經滄桑，使杜甫元白復生，是

否尚以其一貫作風來描寫時代問題，舊瓶貯新酒能否成功？……”

可見他也是很有革命性質的。我們對他的期望最大。29 

黃松齡從澳洲寫給李氏的信中論及，杜甫、元稹、白居易的詩歌題材皆

多關懷社會，描寫時代變遷的大問題。雖然梁啟超曾說“以舊風格含新

意境”，“可以舉革命之實”，但此時的黃松齡、李氏已經在反思“舊瓶

貯新酒”之於馬來亞舊體詩的創作，是否能夠取得成功？即如前引李氏

序文認為，“一味仿效決是非計，因為時代已大不相同，用古人的語

句，是摸不著痛癢的，更何況我們要寫的，並非中國的社會而是南洋的

社會呢”。當年南來的華人已經遠離中國故鄉，而今已以南洋為家，其

詩歌中的“為時、爲事”之說，也必須與南洋社會的內容相關，而不是

繼續緬懷或想像已經遠去的、甚至不復存在的中國社會。 

除卻必須革新詩歌的內容，李氏也認為必須革新詩歌的語言風格，

往後將嘗試以俗語入詩，同時兼顧詩歌的意境，使人讀之不覺鄙陋。李

氏《慈悲》與《長歌》二詩即為本階段的代表作品，其曰： 

《慈悲》：南洋多富豪，膠錫盈倉庫。月入纍百萬，賦稅自有數。

量珠雙角山，得新便棄故。爭寵鬥嫵媚，讒譖互嫉妒。或馳車過

市，威猛如狼虎。櫻唇兼楚腰，裊娜金蓮步。流連飲醇醪，蠻舞過

夜午。挾妓天明歸，一覺又日暮。或幸大社團，八仙博貨賂。高喝

呼盧雉，酬答感情樹。用是積功德，玉紳堪羨慕。民饑能施粥，移

殖頻相顧。爾民之利益，公會為爾護。以此咸感激，示謝俱依附。

諸公真慈悲，賤役我能赴。日唯求兩餐，夜唯求一住。世世為勞

力，兒女毋教傅。南洋好天氣，單衣可粗布。主人連雲宅，我家對

門住。主人如有用，一一依吩咐。 

《長歌》：昨日惺忪過市墟，官車揚塵疾如箭。忽聞號哭搶呼天，

壯嗔老怨分明見。遙指官車語路人，路人唯唯如我云。又問路邊販

菜叟，長噓短歎頻搖首。自言家住西南郊，頹茅一椽菜一畝。老妻

                                                 
29 李廷輝：《溟嚶甲稿序》，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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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已辭世，天留一子性稱厚。前年因事避官兵，一去石沉音絕

久。老夫剩此一身孤，辛勞生計形消瘦。深夜有人常索錢，官家罪

我供山寇。日前吏牒聲威嚇，口稱全村須盡拆。村民燭滅泣無聲，

拆蓋傭資勞策畫。初時官家尚補貼，誰知日久減欵額。世世薄耕僅

糊口，一朝安得金三百。瓜菜雞豚求賤賣，買者尚嫌我多獲。老夫

何辜遭此難，故國殊鄉兩煎迫。我聞翁語心悽惻，姊家昨夜成澤

國。今晨號哭向母前，水深膝蓋泥滿屋。豪家高歌頌聖代，博濟扶

危施利福。姊夫姊姊慎勿哀，與翁相比未為厄。30 

《慈悲》一詩描寫以買賣樹膠、錫礦起家的華僑富商與一般百姓貧困生

活的社會現象，貧富懸殊。華僑富商過著驕奢淫靡的生活，終日流連風

月場所，一擲千金，略施小惠就能換得貧苦人家的依附，為其奴役，頗

能反映當時南洋社會的普遍實況，具有杜甫“詩史”筆法的神韻。 

《長歌》一詩則通過孤苦老翁之口，批評英殖民政府為了打擊馬來

亞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強硬逼迫周邊的村民自行拆除屋舍，搬遷到英軍

圈定的集中點居住。貧苦的村民為了籌得拆遷費用，只能賤賣辛苦種植

與蓄養的瓜菜魚豚。更甚的是，英軍也經常以村民暗中捐助馬共份子為

藉口，肆意捉拿無辜的村民，苦不堪言。從這兩首作品中，我們都可察

見類於杜詩同情百姓的筆觸、白居易樸實平易的語言風格。 

從詩歌體裁而言，《慈悲》前後四十句，符合入律句數，其章法又

以兩韻劃分，成為五首獨立的五言絕句。但是，從其不依照律詩的對仗

要求與四句換韻的情形來看，此詩並不能算作入律古風，因七古作品大

多入律，而五古作品則一般不入律。至於《長歌》雖為七古，但全詩四

十二句，不符合律詩句數，因此也非入律古風。 

如果結合《寄松齡》與上述二詩之例來看，李氏作詩始終貫徹“不

重形式”的原則，因此寫作古風作品時，雖於中晚唐的詩歌風格多有借

鑒，但並不刻意依照入律的要求，故其詩歌體裁可說保留了“魏晉體”

的部份原貌，真正實踐了“舊瓶貯新酒”的詩歌革新精神。當然，中晚

唐以後的古體詩亦多近似律詩者，其對李氏作詩亦有影響。從語言特色

                                                 
30 上引二詩，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42-4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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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論，《慈悲》多入俗語，且不避“我”、“爾”等散文句法，然卻不失

詩意；《長歌》則以散文形式書寫，押韻平仄相間，前後一共使用八個

韻部，使得詩歌句式更趨靈活自由，並以敘事為主要的創作目的，唯求

詞達意遂，不避俗語。 

此外，李氏亦有多首別具風味的寫景詩，其曰： 

《詩三首》（錄兩首）31 

碧雨春來尚黯然，青山連水水連天。偶經故道尋相識，煙市猶

翻舊管絃。（其一） 

今年今日幾新知，半是閒花半是詩。塵世苦勞緣一夢，黃昏為

爾尚矜持。（其二） 

《西湖絕句五首》（錄兩首）32 

涼風漸送春消息，十里西湖舊恨多。經雪紅梅花再發，此心不

發奈花何。（其二） 

悲歡展轉到中年，悵望前頭路幾千。恩怨不明湖裏月。圓中殘

缺缺中圓。（其五） 

以上諸例的詩句樸實平易，並融入樂府辭的筆法，兼之句中回文與頂真

的表現形式，確見李氏詩句多脫胎自“白太傅”體，又能展現清新自然

之態，不囿於前人窠臼。 

五、晚唐意味 

繼仿效“老杜及白太傅”體之後，李氏作詩風格又出現另一次的轉

向，即其所謂的“晚唐意味”。茲列兩首相關的早期作品，曰： 

《馬嵬坡》：霓羽歌殘鼙鼓催，五雲夢斷剩餘哀。殷勤應是驪山

月，千古寒光映馬嵬。 

                                                 
31 陳季編：《溟嚶乙稿》，頁 46。《雞肋集》作《春雨三首》，字句稍有不同（頁 14）。 
32 李廷輝：《雞肋集》，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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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花》：閒雲千里靜，日日傍山來。醉後堤花晚，宮黃半未開。33 

李氏《馬嵬坡》以唐玄宗朝因“安史事件”而走向衰亂為背景，詠歎楊

貴妃被縊死馬嵬一事，並以驪山寒月襯托馬嵬之冰冷，全詩散發詠史味

道，多用典故，近似李商隱同類題旨之作。《堤花》一詩則以詩人醉後

之頹唐情態，佳人不至，萬般寂寥，描繪出一幅蕭瑟清冷的晚唐春景，

近於杜牧的詩歌格調。鄭子瑜《雞肋集序》曾曰：“氏之為詩，俗而不

陋，哀而不傷。…… 時或有晚唐意味，如《堤花》詩。”34 此外，《溟

嚶丙稿》中錄有李氏《擬樊川長安六首》與《無題五首》兩組詩作，說

明李氏於一九五零年代後期即有明顯的學習杜、李詩風的傾向。 

檢閱《溟嚶甲稿》中錄有梁新祺、吳清璠的《無題》詩各一首，而

所錄李氏《天寒懷亡兄》、《中秋憶廖啟明》等則非無題之作。35 因此，

李氏的無題詩創作當始於 1952 年以後。《溟嚶乙稿》中錄有李氏《詩六

章》與《詩三首》，原是無題之作，後收錄於《雞肋集》始冠以《悼亡

友卓明》與《春雨三首》。36 《雞肋集》中又錄有《無題四首》，可見李

氏於一九六零年代以來對“無題詩”的創作興趣盎然，並持續至《溟嚶

丙稿》、《雞肋集》出版前後，正是李氏學詩的“晚唐意味”時期。 

然而，李氏的部份“無題”詩作，雖為組詩形式，實則並非嚴格的

組詩意義，例如《溟嚶丙稿》中所錄的李氏《無題五首》，曰： 

四載重洋濶，頻年入夢懷。德衰方約禁，未易釋驚猜。 

書札相思字，生辰片鳳凰。真如情劇語，信者亦荒唐。 

人前多檢點，背後只天知。洵美來多士，夜遊過子時。 

琉璃身七尺，墮入世間緣。竟爾婚姻結，此心堪憫憐。 

今我生猶死，年光憤裏過。百千智慧劍，無處斬纏魔。 

                                                 
33 上引二詩，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49；《溟嚶乙稿》，頁 4。 
34 [新]鄭子瑜：《雞肋集序》，見載李廷輝：《雞肋集》，頁 2。 
35 上述四詩，見載陳季編：《溟嚶甲稿》，頁 6、38、11、23。 
36 陳季編：《溟嚶乙稿》，頁 43-44、46；李廷輝：《雞肋集》，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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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肋集》中所錄《無題四首》： 

看澈色空真境界，頻年涕淚識菩提。袈裟一砵存靈性，失意毋

須學阮稽。 

三郎身後綺文章，暮鼓晨鐘意更傷。我本多情清世祖，黃衣不

掩淚浪浪。 

慈顏白髮三春暉，問暖寒時餓問飢。大法未教傷父母，超難留

世兩皆違。 

涼風長夜倍徬徨，憂患何須責濫觴。哭到狂時撕碎髪，一天明

月慘如霜。37 

以上諸詩，其題旨或言孝義、出世、諷諭，或可見其“魏晉體”之說理

餘緒，然其文意卻各自有別，缺乏整體性的內在關聯，疑非一時之作；

李氏或於特定或相近的環境氛圍下催生若干詩篇，湊為組詩，後或不得

組詩詩題，不得已而以“無題”統之。 

此外，前述《溟嚶甲稿》收錄梁、吳二氏的兩首無題詩，《溟嚶乙

稿》收錄劉瑞寬一首 38 ，《溟嚶丙稿》收錄李氏五首，而喜愛李商隱詩

的黃松齡卻不見無題詩的創作，可見溟社社員普遍不喜以“無題”為詩

題，故其無題詩的數量較少。 

除了“無題詩”，李氏尚有《錦瑟怨二首》，晚唐意味甚濃。其曰： 

鴂舌嬌娃未解詩，偷聲減字倩誰知。相如詞賦張生筆，不善丹

青善畫眉。 

商隱心情杜牧年，淒涼人對淒涼天。都因紅粉拋青眼，涕淚雙

雙落玉肩。39 

李氏“錦瑟怨”一詞取自晚唐詩題，其中“商隱心情杜牧年”句或可詮

                                                 
37 上引兩組詩，見載陳季編：《溟嚶丙稿》，頁 14-15；李廷輝：《雞肋集》，頁 18-19。 
38 陳季編：《溟嚶乙稿》，頁 22。 
39 李廷輝：《雞肋集》，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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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李氏學習“晚唐體”的具體告白，且其認為以李商隱、杜牧為代表

的晚唐之音是蕭瑟淒涼的，故其詩句亦多仿效此類風格。 

李氏另有一組“晚唐意味”的代表詩作，其《擬樊川長安六首》曰： 

雄視羣南氣若獅，此關天下最稱奇。西凌印緬通歐海，東指扶

桑控美夷。上比大唐兼暹越，下鄰廣澳帶婆尼。由來喉舌俱名鎮，

一島皇皇百海司。 

百四年前漠漠荒，於今宇內竟無雙。萬舵排氣如雲密，千翼飛

聲似鼓張。貨擁街衢隨處市，店堆牌匾每家商。自從米幟來帆舶，

開利流資氣運昌。 

蒼鷹一擊八紘驚，五海中分屬上京。南斬黑黎開兩陸，東凌黃

族掃羣瀛。三軍屯駐臨獅島，百將龍盤據虎城。剖判以來曾未有，

兩洋門戶固縱橫。 

君子彬彬萊佛士，開疆闢土到溟南。江山原屬一人事，龍座居

然兩虎眈。狡獪素稱捭闔術，愚蒙最嘆小酋貪。鷸蚌相持觀者利，

至今青史不勝慚。 

皇軍如蟻竟南侵，東亞同榮見賊心。明治當年圖大計，昭和今

日倍驕淫。雄關兩月如瓶破，壯士三師似蟹擒。從此米旗如落日，

淒涼海狗命消沉。 

光復原非芻狗事，虎狼來去總難生。蝥弧處處傳佳訊，解放方

方布好聲。霹靂晴天驅白日，幾年愁雨墜金城。本言今後含哺日，

豈料人間尚未平。40 

李氏早期的詩作中僅有九首律詩，而《擬樊川長安六首》獨佔其六，其

餘三首則為 1952 年以前所作的《望月》、《望月有感》及《中秋憶廖啟

明》。李氏這組詩歌為模擬杜牧《長安雜題長句六首》之作，大約作於

1960 年前後，內容主要講述馬來亞、新加坡被英國殖民、日本佔領時

                                                 
40 陳季編：《溟嚶丙稿》，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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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悲痛歷史，此與前述《慈悲》、《長歌》均具杜、白詩歌遺風，而其

通篇為律句，對仗工整，較前二詩更為講究律詩格式。 

但是，若從另一個視角閱讀《擬樊川長安六首》，則知“晚唐體”

僅為其詩歌體裁，其精神內容則為“老杜及白太傅”體，所書寫的是當

時馬、新的“詩史”，此與李氏學習“革命詩”時期的思緒與意境仍然

前後相承，“顧已融會貫通，卓然自立”了。繼以《無題五首》與《無

題四首》為例，其核心思想仍為“魏晉體”，而“晚唐體”僅為傳達此

種精神思想的中介工具罷了。簡而言之，“晚唐體”只是用以“貯新

酒”的“舊瓶”，其於李氏早期詩風的影響僅及於詩題、格律等形式層

面，無怪乎鄭氏僅以“意味”概括之，因此，與其將“晚唐體”作為李

氏學詩歷程中的一個階段，不如將其視作一種作詩傾向更為合適。 

結論 

綜上所論，李廷輝學詩歷程與早期詩風（1947-1966）經歷了“盛

唐”、“清季革命詩”、“魏晉體”與“中、晚唐體”四個階段，每個階

段因自身閱歷處境的轉變而寫作獨具特色的詩篇。李氏素好《莊子》及

其浪漫氣質的精神，故其學習革命詩多能展示“詩界革命”的“蹈厲之

氣”，學習“魏晉體”亦能將哲學思想融會於詩歌創作中；及其學習

“老杜及白太傅”體，則以通俗的語言描寫南洋社會的風貌與時代問

題，作品兼具杜甫詩史筆法與白居易樂府詩風。李氏也學習以李商隱、

杜牧詩為代表的“晚唐體”，多取晚唐詩題，兼有擬作，喜作“無題

詩”，格調頗類小李、杜，其“晚唐意味”的詩篇更是“舊瓶貯新酒”

的佳作，乃李氏揮別浪漫，從厭世、出世、入世與關懷時事的革新思維

之表現。李氏作詩並不重於形式要求，強調“為時、爲事”而作，自由

換韻而不囿於格律，對仗工整而語言樸實平易，大抵保留“魏晉體”的

特色，又善於“融會貫通”各個階段的特色，故於當時的馬華舊體詩壇

能夠“卓然自立”，也為日後其於新加坡舊體詩壇綻放異彩提供了必要

的基礎。 


